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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对区域社会与文化的研究
,

是近几十年来国际学术发展的重要取向
,

也是中

山大学人文学科具有学术传统和特色的研究方向
。

为推进该领城的研究
,

发展学术交流与合

作
,

本刊从本期起开设
“
区域社会史研究

”

栏 目
。

希望能得到作者和读者的关注与支持
。

动乱
、

— 读

官府与地方社会
`

《新开潞安府治记碑》

科 大 卫
(牛津大孕 中国研究所

,

英国 伦软 )

摘 要 : 作者利用在山西省长治县上党门发现的嘉靖十二年的 《新开璐安府治记碑》
,

结合

其它文献
,

讨论了嘉靖初年当地发生的青羊山之乱
,

以及动乱之后重建地方社会的过程
。

作者

认为
,

在有关地方历史的解释中
,

青羊山之乱已经具有某种
“

根基故事
”

的作用
。

而潞安建府

是官徐系统在礼仪上加强代表性的后果
,

也是落府过渡到地方政府制度的过程
。

理学在这个过

程中起了很大的作用
。

关健甸 : 青羊山之乱 ; 落府 ; 地方社会 ; 礼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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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
,

笔者多次在山西省进行实地调查
,

了解地方历史和乡村社会的演变
。

2X( X) 年夏

天在长治县上党门见到嘉靖十二年 ( 1533) 的 (新开潞安府治记碑》
,

该碑刻的内容对了解

明末山西东南部地方的社会变动提供了有价值的线索
。

谨原文抄录如下
:

新开潞安府治记

夫事
,

莫成于循平
,

莫败于幸傀
。

夫心
,

莫宁于亡粗
,

莫竞于浚取
。

任独口
, 一

则激通情
。

激通情
,

则筱道轨
。

其亡害乎
,

比善者毽之
,

害已过半矣
。

臣乎
。

可不慎动
。

与初青羊之民
,

习于盗而恃其险
。

聚则鸟丛
,

散则鼠伏
。

持挺为器
,

潜蔚村虚
,

出没潞
、

怀
、

卫相之交
,

将及五纪
。

非有弓矢戈骑之利
,

破城残邑
,

一有司可制之
。

嘉靖丁亥
,

绒劫恩

村及黎之郊
。

山西宪臣益大其事
,

凯成奇绩
,

反败于贼
。

杀官叠尸
。

戊子秋
,

朝廷遣将
,

合冀

豫之兵征之
。

河南宪臣播公埙
,

取谋用间
,

始人其阻
。

已共肆厥伐
。

旬日底宁亡
,

亡链之费
。

皇上至明大仁
,

志存安辑
,

又命兵科都给事中
,

今大宗伯夏公言奉诏勘实
,

止狂刘
,

革冒

赏
,

降实德
。

夏公已上议
,

谓潞本岩郡
,

古号上党
。

大都偶邦
,

劲卒起凶
,

唐皇尝为别驾
,

今

建州置官
,

体势尚轻
。

盗居幽左
,

靡所密统
。

任其穴于要害
,

凡皆未宜
。

今当升州日府
,

立县

青羊之陀王峡虹梯
,

并立二关
,

蟠溪
、

王斗
、

白云各设巡检
。

我固是险
,

实披其腹心
。

又四年
,

。
基金项目 : 本文邵分研究得到蒋经国学术交流基金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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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壬辰
,

内外谋协
,

尽行是议
。

上锡府名曰潞安
。

旧统六县
,

复增其二
。

附郭日长治
。

青羊日平顺
。

官署备府制
,

惟减附

县之学
。

癸己春
,

中垂陈公达命
,

知府宋圭氏刻石纪由
。

日兹举也
,

明主之抑体功
,

大宗伯之

发石画
,

截恩长算可泯登载乎
。

夫璐土狭而农勤
,

厥地高寒
,

岁止一人
。

业于机抒之攻
,

商操盈利
。

落姓蕃息
,

军校错居
,

各修其所
。

尚俗故俭
,

渐流则奢
。

性本坚
,

易之则悍
。

御之得道
,

可以卫京师
,

控河朔
。

御之

失道
,

亦以资场强蔽奸究
。

开府之计
,

将以选受循良
,

懊封美化
,

一之于中和
。

夫政
,

御民之

舍也
。

礼运
,

髻之手也
。

是故上本下末
,

可与守俭
,

道廉兴让
,

可与言恭
。

正之学
,

以用其坚
。

齐于制
,

以定其错
。

故龚遂教农桑
,

而渤之乱理矣
。

文翁兴教学
,

而蜀之随变矣
。

朝列大夫南京国子祭酒奉旨致仕相台崔铣撰 本府同知孟奇通判袁轩冕推官孙简同立石

碑阴记
:
嘉靖十二年十五 日经历刘祯照磨马督工库生饶谊篆书石工常相镌

。

碑记明显包括了三部分内容
:
一

、

青羊山之乱
,

二
、

建立地方社会
,

三
、

潞安府与落府

的关系
。

以下结合 《明实录 ) 和其它文献的记载
,

就这三个部分
,

分别展开讨论
。

一
、

青羊山之乱

青羊山之乱是地方上的动乱
,

通常不会申报朝廷
。

《明实录 ) 在嘉靖六年 ( 15 27 ) 十月

记载了这件事
,

是因为山西巡抚都御史常道上奏出兵招抚不利
,

请朝廷命河南巡抚加兵会剿

讨伐
。

朝廷虽然马上下了命令
,

但会绷的计划没有执行
。

以后的几个月间
,

地方官员分成了

两派
。

山西黎城知县王 良臣亲自到青羊山游说招抚
,

他的努力得到山西巡抚御史穆相的支

持
,

而巡抚都御史常道则坚持会期的计划
。

①

延至嘉靖七年 ( 15 28 ) 九月
,

朝廷的官员也分成主抚和主剿两派
。

桂粤主抚
,

张德主

绷
,

争持不下
。

首辅杨一清请嘉靖皇帝亲自决定
。

皇帝接纳杨一清提议
,

支持出剿
。

嘉靖七

年十月
,

山西
、

河南官兵分三路进攻
,

陈卿等遂败
。

陈卿降
,

其父及妻子家属皆被捕
。

夏言

于此时
,

才上奏参常道罪
,

参其
“

抚期失宜
” ,

又
“

未尝与贼会战
,

乃飞章告捷
” 。

这个奏

折得到朝廷接纳
,

夏言被委派到山西视察②
。

嘉靖八年 l( 5湘 ) 二月
,

夏言回奏
,

请割壶

关
、

潞城
、

黎城三县建潞安府
,

青羊山之乱所遗土地
, “

尽给良民为业
” 。

设兵备官
,

以泽潞

泌州民壮
,

半守潞城
,

半驻青羊山
。

③

青羊山之乱
,

参与的人数不多
。

嘉靖七年六月报告估计
, “

陈卿之众
,

仅八百余口
,

除

妻攀屠弱外
,

能战者
,

不过四
、

五百人
” ④

。

不过
,

官军围期之时
,

陈卿等就
“

逼胁近山居

民
,

籍记其姓名
,

编成甲伍
” 。

如此招集的队伍
,

共一千七百多人
,

分别对抗山西
、

河南官

军⑤
。

夏言的奏折
,

说明搜获
“

贼中文书册及贼名籍
” 。

夏言审讯后的结论是
: “

方卿猖撅

时
,

近境小民
,

多被胁虏
,

籍记姓名
,

编为总小甲
” ,

这些人
“

非真盗可拟
” 。

⑥

这些胁从的男女
, “

约计不下二千余人
” 。

如何安置这批乱后的流离之众
,

夏言提出了

几个不同的方案
。

似乎他最主张的办法
,

是开发青羊山的往来道路
,

使投降的人仍继续依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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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
, “

编为甲伍
,

照旧纳粮当差
” 。

假如不能开发青羊山
,

便唯有
“

审量地方广狭
,

踏勘

田亩多寡
,

相择高平原阜
,

建置官府
,

以为防御
。

大则设一千户所
,

小则立二
、

三巡检司
。

控扼要害
,

长年戍守
,

以为百年无事之计
” 。

他考虑到应付巡检司
、

千户所所需的经费
,

认

为
“
若可设千户所

,

则将山间征粮田地
,

计亩从宽起科
,

给与该所官军依山屯种
。

却将附近

卫所屯田抵兑酌量数目
,

略如井田之制
,

分授降人户
,

每人田若干
,

随处安插耕种
。

碑为永

远世业
。

官司仍量行娠贷
,

以为庐舍
、

牛种之资
” 。

但是
, “

若立巡检司
,

则将附近州县民

间抛业地土分给耕种
。

不许征粮起科
。

若一处不给
,

则散置各县地方
,

造册编管
。

仍以山间

田地
,

召募有力无田之人
,

金充该司弓兵
” 。

① 这些建议
,

都反映在碑记之中
。

二
、

建立地方社会

嘉靖三年 (巧 24 )
,

吕榕路过青羊山之乱所影响的地方
,

对附近东火村的乡约发展有很

精采的描述
。

在他的 《乡约集成序》
,

先说明大概
:

予往年滴解时
,

过潞州东火村
,

见仇时茂率乡人举行蓝田吕氏乡约
,

甚爱之
。

至解州
,

选州之

良民善众百余人
,

仿行于解梁书院
。

而请口王二上舍主之
,

方恨其无定规也
。

而时茂以其所行乡

约条件一书见寄
,

且请校编
。

于是遂并旧所抄略
,

于会典中诸礼参附之
。

而第其篇次
,

节其繁冗
,

以附仇氏
。

凡十四篇
。

若修身齐家之旨
,

化民成俗之道
,

则先提学周秋斋先生序之篇端矣
。

②

东火村所行的乡约
,

显然甚得吕榕赞赏
。

有关他路过参加乡约聚会的情况
,

记录在 《送仇时

闲北还序》 中
:

嘉靖三年七月
,

予自史馆滴解
,

过潞州
,

玉松子仇时茂邀予至其里雄山镇
,

获见家范乡约

之美
。

是 日
,

宴予于礼宾堂
。

石岩处士时闲以医官致仕
。

乌帽角带
,

与其诸兄列坐其旁
。

予初

藐焉
,

以为恒人也
。

及谈古今人物
,

辩南北风俗
,

或探至诸经
,

或波及群史
,

时闲皆能挚其徽

而刺其显
,

扬其行而抑其辞
。

予甚讶之而未难也
。

及与之究程朱之奥
,

讲孝弟之实
,

言则亲切

而意无穷
,

志有定向而力不倦
。

予当筵叹曰
,

此从事正学者二十年之功也
。

③

从这两段材料犷可见吕鹅一方面感觉到东火仇氏有读书人的气质和表现
,

但是另一方面也对

他们的修养感到惊奇
。

仇家除了乡约外
,

还有一个类似宗族机构的同心堂
。

从吕榕 《仇氏同心堂记》
,

可见仇

氏是个
“

考钟而食
”

的大家庭
:

钟八声内外升有序堂听训
。

钟九声丈夫则食于同心堂矣
。

介于家庭和乡约之中
,

仇氏又建有书院
。

吕榕 《上党仇氏新建东山书院记》 说
:

时茂自其父祖及兄时济揖辈与其子孙同居者
,

盖四世矣
。

又尝修蓝田吕氏乡约以化乡人者
,

盖三百余人矣
。

兴建义学于其舍旁以教乡人之子弟者
,

盖五七十家矣
。

仇氏以此尤未足
,

另建有先师祠
,

即东山书院
。

书院附有教师住所以及藏书的尊经阁
。

仇氏所为可谓符合理学对地方组织的要求
。

所以
,

吕榕为此事感叹说
:

或日
:

何以为规? 日 :

即家范以教家
,

而家道皆可正矣
。

即乡约以教乡
,

而乡俗皆可美矣
。

即义学以教子弟
,

而子弟皆可材矣
。

盖先师夫子及诸贤之道
,

实不外此
。

士能于此
,

虽以治天

下邦国有余也
。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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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段话归纳了理学有关地方统治要旨
。

但事实与理论并不完全一致
。

有关仇氏的乡村建设
,

还需要详细分析吕榕 《明浩封亚中

大夫宗人府仪宾玉松仇公墓志铭》 一文
。

玉松就是仇时茂的别号
。

仇时茂生于成化四年 ( 146 8 )
, “

从致仕教谕陵川姬先生彰学
,

有志科目
” 。

封于潞州的

沛藩内的恭嘻王
“

闻而爱之
,

遂选为上艾县主仪宾
” 。

即把女儿下嫁给他
。

但是
,

仇氏家族

并没有功名
。

他的弟弟唯考到监生
。

他一个妹妹
,

嫁
“

沈阳卫指挥张准
” ,

而他还要
“

时周

给之
” ,

看来妹夫的家庭也不见得富有
。

一个从弟和两个从叔
,

据吕榕描述是位
“

义官
” 。

祠

堂和家范就是这批人弄出来的
。

吕榕说
: `

他日
,

叔父义官鹤得郑氏族义编
、

于从叔父
,

义

官莺常议欲推行
,

未就而卒
。

乃同宿州吏目兄揖皆群从弟
,

以礼葬叔父毕
,

即谋计其志
。

遂

立祠堂
,

述家范
” 。

关于建立祠堂的年代
,

吕榕 《明义官仇君时淳墓志铭》 记载仇鹤死于弘

治十六年 ( 1功3 )
,

而本文载他于文章写成二十年前去世
,

相当吻合
。

祠堂建立的历史不是很长
,

因此家族也未真正有很强的传统
。

所以吕榕对 自己观感的描

述很矛盾
,

所谓
“

此行忽身人夷惠之里
,

目睹时雍之俗矣
” 。

吕榕嘉靖三年参加过仇氏的乡

约聚会
,

细读他的描述
,

他参与的宴会是仇氏家族的活动
。

他说
: “

接见同会老幼二百余人

已
,

而宴于礼宾堂
,

诸弟侄子孙皆侍
。

时茂洗爵酌献于予
,

谓诸弟侄子曰
:
此公而至吾家

,

止为有家范耳
。

诸子弟如不能守训
,

痛祖先于地下
,

辱名公于四方矣
” 。

至于乡约的规条
,

“

明年时茂访予于解州
,

留数日
,

联榻于运城王生之书馆而别归
,

遂重订乡约集成
,

请侧改

序题
” 。

由此所见
,

《乡约集成》 并不单是吕梢为解梁书院乡约所编
,

而同时是为仇氏乡约所

修订
。

再
“

明年创建雄山书院
,

请为记
” 。

仇时茂大概就是这个时候去世的
。

必须指出
,

吕梢到访的时候
,

仇氏的地方组织不是乡约
,

而是家族的一种类型
。

也就是

吕榕把它规划成
“

考钟而食
”

的实际情况
。

仇氏开始以家族模式表达乡村组织的做法
,

亦可以从 吕榕文追寻到根源
。

吕文
: “ 正德六

年五月间一日
,

忽迎养祖母陈于城中
。

至六 日
,

而流贼奄至
,

大劫东西火
。

其前一 日
,

合家妇女

亦就陈母得脱去
。

潞人皆以为孝诚所感
。

贼渔猎临庄妇女
,

间亦有不从贼而死者
,

赵女
、

袁女
、

焦妇
、

王妇四人
。

兄叹日
:
此辈若不激扬

,

风俗自此污矣
。

于是具四女妇事
,

实同会友四人
,

呈

诸巡抚王公
,

获给葬银
,

奏闻竖碑建祠
,

载在祀典
。

其后
,

闻风而起者
,

又有二焦
、

平
、

丁四烈女

妇焉
。

初
,

流贼之初至也
,

索马
,

否则火其家
。

兄曰
:
放火

,

一家之害
,

与马
,

贼害及四方矣
。

乃

不与马
,

卒火其家而不恤
” 。

这些孝义的经历
,

使仇氏家族得到官府的承认
。

在声望提升的同

时
,

仇时茂从沛藩府所得的傣禄
,

亦从物质上巩固了他在族内的地位
。

吕榕谈到此事
,

以
“

兄于

斯禄
,

以宗室渐繁
,

得之
,

亦未尝独享
”

来描述他对族人的资助
。

详细情况包括
: “

正德五年秋
,

支二百金远近族人
。

人给银五钱
。

以百金来米
,

遇时艰食
,

依原价果给乡邻之困乏者
。

因流贼

兵火
,

八年
,

又支百金族人如前
,

各给钱一络
。

乡邻为酒食
,

大会三百余人
。

嘉靖四年
,

奏准禄

米折支河东盐
,

又得二百金
,

二从叔母及族人置上衣一袭
。

是岁同会百七十六人
,

皆置深衣各

一袭
,

布履各一事
。

有例
,

许并里分
。

本镇六里
,

人多杂处
,

数年借贷
、

差税不便
。

兄谓义官弟

朴日
:
若并为一里

,

此先宿州兄志也
。

于是
,

费百五十金有奇
,

而里并
” 。

嘉靖四年并里的举

措
,

已经超越了家族的范围
,

而进人乡村整合的领域
。

①

弘治十六年后的兴建家族活动
,

还可以从《明义官仇君时淳墓志铭》得到补充说明
: “

弘治

① 《径好先生文集》卷 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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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年七月
,

义官君卒
。

兄弟三人
,

哀号尽礼
,

葬后
,

同处一室
。

正德五年
,

乃议立家范
,

举行吕

氏乡约
,

原遵约得二百六十余家焉
。

置深衣巾履各一
,

立劝惩簿
,

以凭赏罚
,

设义糜以便敛散
” 。

有关并里事
: “

本都六里人
,

旧窘差税久道
。

郡公君使人俞与礼义
,

税得完纳
。

太守欲搞花红
,

则辞以祖母之服
。

是后有例
,

许并里
。

分君与仪宾费百五金
,

并为三里
。

自此二税诸役必以本

家银货
,

依官价代输后
,

收原本
,

不取其息
。

人皆使便
” 。

关于乡约的范围
,

该文也有记录
: “

西

火霍村平家庄
、

赵家庄
,

远而陵川之南泊
,

壶关之柏林
,

皆从约也
” ①。

值得注意的是
,

并不是该

范围内所有的乡村都在约内
,

这个乡村联盟有相当大的选择性
。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
,

就是正德五年的流贼
,

与嘉靖七年的青羊山之乱有很大的差别
。

仇时茂遗著 《贞列唱和诗集》 中有一篇序言指出
,

正德五年的那批人
,

是从
“

青
、

充
、

彰德

西上太行
”

的② 。

青羊山位于东火村和西火村所在的太行山
,

夏言的报告特别提到贼众包括
“

妻擎屏弱
” ,

陈卿降后
,

其父亲
、

妻子
、

家属被擎
,

表明所谓动乱的民众
,

也就是当地人
。

所以
,

吕榕历次记载提到的人 口数字
,

并非没有根据
。

几次不同的地方活动
,

也作了几

次不同的人 口登记
。

东火村建乡约
,

依靠人口登记
,

而青羊山贼巢也发现有人 口登记册籍
。

《新开潞安府治记》 说
,

青羊之民
“
习于盗而持其险

” ,

可以由此推断地方上有长期的矛盾
。

为什么这一带的地方组织
,

被区划为
“

贼
” ,

当与其时礼仪的变动
、

地方领袖与官府的关系

的维持
,

有很大的关系
。

有关这方面的问题
,

需讨论地方政府与藩府的关系
。

三
、

潞安府与藩府的关系

青羊山之乱
,

受影响的人数并不多
,

但是一直惊动到了朝廷
。

廷臣屡为此事上奏
,

结果

因为平定该次动乱
,

升潞州为潞安府
。

以后每论及潞安府的创建
,

必先述及青羊山之乱
。

青

羊山之乱可以说是潞安府的
“

根基传说
” 。 “

根基传说
”

得以流行
,

不但是因为配合历史事

实
,

也因为配合历来的思想潮流
。

潞州改州为府的理由
,

夏言在嘉靖八年 ( 15 四 ) (改建潞州府治及添设兵备宪臣疏》 中

说得很清楚
。

理由之一
,

是上党地区在军事上的重要性
:

其地极高
,

与天为党
,

因名 卜党 山川峻险
,

地里辽旷
。

盘踞太行之上
,

为天下之脊
。

当

河朔之喉
,

东带雁门
、

宁武
、

偏头等关
。

屹然为京师屏蔽
,

益古今要害
。

中原必争之地也
。

③

在当时的情况下
,

这些话绝非没有道理
。

山西宣化
、

大同一带
,

常受蒙古俺答部的威胁
,

嘉

靖七
、

八年边患尤甚
。

④ (新开潞安府治记》 载 : “

御之得道
,

可以卫京师
,

控河朔
” ,

反映

的就是这类思想
。

不过
,

潞州虽然位于山区
,

却是一个繁荣的城市
。

夏言说
:

臣初抵潞
,

观其城郭宏大
,

民口口口
,

口衡广衍
。

西北诸郡鲜有此比
。

况以口口之众
,

口

益紧盛
。

自沈简王位下
,

今分封为陇川王府者十有六
,

为镇国府者六十有三
,

为辅国者七十
,

为奉国者二十有二
。

有潞州卫
,

有沈阳护卫
,

兵民杂居
。

① 《诬开先生文集》卷 39
,

页劫 一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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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如此
,

藩府对于地方的保卫
,

毫无作用
:

潞州城周回一十九里
,

广三丈
,

高三丈五尺
。

代更岁久
,

无人以时修葺
。

砖土剥落
,

间有

缺陷中穿之处
,

遂成径窦
,

人畜可通往来
,

晨夜无所防禁
。

本卫虽有指挥一十六员
,

镇抚千百

户共七十员
。

率多口茸非才
,

太半缘事
。

原伍旗军五千七百九十四名
,

而逃亡事故者
,

三千三

百余名
。

三关轮班操备
,

二千二百五十五名
,

而不赴者常半
。

骑操马一千二百九十八名
,

见在

者八正而已
。

武备费弛
,

未有甚于此者
。

夫以军城重地
,

百万生灵鳞集
,

蚁附宗藩邸第
。

其布星罗
,

府库钱粮
,

积矩万计
。

而城池

弗固
,

武备不设
,

荡然无守
,

譬之巨富之家
,

金帛盈积
,

乃独居旷野
,

无垣墉局钥之固
,

无子

弟奴仆之强
,

无挺刃器械之防
,

而主人又复屏弱不振
。

如此而不为盗贼所窥者
,

未之有也
。

昨当山贼猖撅之时
,

城中宗室大家俱欲凿壕 自防
,

仓皇无计
。

念之可谓寒心
。

这个情况之下
,

政府需要组织防卫
。

但是
,

除非它委派的官员有相当的实力
,

否则难以控制

藩府及其家人
:

以一知州
,

官秩既卑
,

权利有限
,

纵使才能
,

亦难展布
。

诚不足以禁制奸豪抗抑权势
。

佐

贰之职
,

类皆杂流末品
。

殊不足以分理
。

政务宣布
,

德泽兼之
。

僻在一隅
,

上司大吏
,

按部有

时
。

力小任重
,

付托弗堪
。

是以教化不行
,

法令不振
,

此岁青羊山蛇 鼠之盗
,

遂不能制
,

颇费

支吾
。

万一有意外
,

则官府束手
,

宗室震惊
,

恐不免重贻朝廷大优
。

为今之计
,

改府立县
,

诚

有不可缓者
。

况稽之众论允合
,

询之人情大顺
。

诸王闻之
,

亦复欣然同愿
。

①

所谓诸王同愿
,

应该说明嘉靖初年
,

他们处于弱势
。

潞藩庄王
,

即明太祖第二十一子沈简王

模孙
,

年幼嗣位
,

正德十一年 ( 15 16) 卒
。

其子恭王诊继嗣
,

嘉靖六年卒
,

孙允恺摄府事
。

允枪九年卒
, “

无子
,

再从弟宪王允移摄府事
,

凡十年乃嗣封
。

当是时
,

沈府诸郡王勋消
、

诊喇并争袭
,

帝皆切责之
,

而令允嗣
” ②

。

所以当时是沈府群龙无首的时候
。

此时
,

藩府的官吏所采取的态度
,

变得很政治化
。

而其实吕榕也不是不 了解其中的奥

妙
。

其 《断金会序》 记载了仇时茂等五名藩府仪宾兴俗活动
,

也记录了这些态度的演变
:

断金会者
,

沈府宾相仇
、

牛
、

都
、

栗
、

宿五君子之所为也
。

予往过潞州时
,

五君子者
,

皆

枉顾予
。

时已蟠然老矣
。

予过潞已三年
,

而此会益坚不改
。

可知其断金矣
。

易曰
,

二人同心
,

其利断金
,

盖参之以三人
,

则难也
。

况于五人乎
。

至于断金会的宗旨
:

盖闻五君子之为会也
,

以俗之趋利也
,

则尚义以振之
。

以俗之无防也
,

则崇礼以正之
。

以

俗之废耻也
,

则敦节以替之
。

或分财以周困厄
,

或歌咏而陶性情
。

道有所在
,

身无不行
。

盖老

师宿儒不易能
,

而五君子飘然高举而不以为难也
。

③

实际上
,

此五君子支持了潞州升府以前知州张营的改革
,

其事记录于长治县名宦祠内碑竭
:

张君守潞之明年
,

晋官湖广全事
,

潞民皇皇如失父母
。

及出祖
,

攀辕而号泣者数万人
。

乃为木

主
,

大书曰
:

全事张公
,

置于名宦祠
,

春秋祀之
。

仪宾仇时茂五人者之义交也
。

三晋莫不闻
。

地方上出头的人需要与官方打交道
,

应该算是平常的事
。

唯独支持张营 的五人是藩府的仪

宾
,

而张首得以纪念于名宦祠的理由
,

则是他反对藩府对人民的荷征
。

潞绸之售于上官也
,

荷于赋
。

骚舆里夫之役于藩府也
,

密于传命
。

张君格焉
,

可以为强矣
。

递马之征
,

列民为三等
,

而酌取之
,

可不谓平乎?④

① 《桂州文集》 卷 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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藩王滥用权势
,

侵占财产
,

而被朝廷士大夫批评
,

时有所闻
。

而仇时茂等断金会五名仪宾却为

争取名声
,

结交吕榕一类名士
,

支持朝廷的政策
,

限制藩府的权力
,

这样的表现就比较特别
。

藩府方面
,

也支持嘉靖年间的礼仪改革
。

其中的表现
,

可以见于其处理反对张稳
、

桂警

的朝官胡侍的手法
。

胡侍
,

宁夏人
。

举进士
。

历官鸿肪少卿
。

张嗯
、

桂尊既摧学士
,

侍幼二人越礼背经
。

因据

所奏
,

反复论辨
,

凡千余言
。

帝怒
,

命逮治
。

言官论救
,

滴潞州同知
。

沈府宗室勋注以事憾之
,

奏侍试诸生题讥刺
,

且谤 「大礼」
。

逮至京
,

讯斥为民
。

①

也可以见于藩府本身对家族礼仪的提倡
:

恭王诊征
,

庄王子
,

待宗人用家人礼
。

②

泌水庄和王允攘
,

简王五世孙也
。

尝着家范三卷以训
。

③

陵川宗人府镇国将军诊铰
,

字孤松
,

诊抹
,

字孤岩
,

诊拼
,

字孤云
,

并康肃王之孙也
。

创

行宗约
,

建会所
,

敦请名士
,

训其同宗子弟
,

意主修齐吉凶之礼
,

一准于古
。

故约中子弟
,

询

询秉礼
,

多笃行君子
。

其著者有勋德
,

字云崖
,

工诗善书 ; 勋沧
,

字云峰
,

深于经学 ; 勋淦
,

字云帕
,

留心经济 ; 勋澜
,

字云溪 ; 允柠
,

字敬轩 ; 允口
,

字敏轩 ; 允梢
,

字逊轩
,

并 妥娴吟

咏人有一集》 ; 又有勋汛
,

字云阶
,

勋语
,

字云 山者
,

老而嗜学
,

子夜书橙荧然
,

时人罕识其

面
,

皆表表者
。

④

所以
,

仇时茂等五人对礼教的推崇
,

并不是孤立的活动
。

他们的活动不但配合嘉靖年间的潮

流
,

也配合藩府内部的演变
。

但是
,

事实可能还更复杂
。

嘉靖六年
,

恭王去世时候的斗争
,

《明世宗实录》 有详实记录 :

初
,

沈王嫡孙概恺生
,

六岁而王病
。

草恐诸郡王为患
,

预奏以枪主府事
,

令母妃郝氏保护
,

长吏承奉等辅导
,

以侯其成
。

及王亮
,

宿迁王诊维邃请命灵川王撤移摄国政
。

于是
,

榔氏奏
,

请如王初意
。

礼部议
,

言王国宗祀嫡孙承重
,

固为正礼
。

然母妃与事
,

亦当预防
。

请令徽恺主

丧
,

统府事
,

母妃止令在宫保护
。

府事皆听长吏等检束
,

郡王
、

将军及宗人不得奏扰
,

长吏等

亦宜尽心辅导
。

有不奉职者
,

巡按及守巡以下察举
。

从之
。

⑤

都不是一个很普通的姓氏
。

断金会五人中的都贤
,

相信和都氏有家族关系
。

都贤在嘉靖六年

到九年的藩府斗争中有何作用
,

尚不得而知
,

但是在这些动荡的时候
,

与礼教联盟应该是对

官府有影响的行动
。

最后还应该注意正德六年后藩府的财政困难
。

材料记录于陵川镇国将军孤云的墓表
:

正德辛未
,

蓟寇流劫
,

频年不谷
。

宗室岁禄积通二千万石
。

宫眷窘乏
,

官凛屡空
。

所司暴

敛淫取
,

办于仅存之家
,

翁 [即孤云 〕侧然
。

草疏娓娓千余言
,

直陈民瘴
。

奏以河东余盐十万

引折禄代租
,

民困赖苏
。

⑥

上引 吕榕 《明浩封亚中大夫宗人府仪宾玉松仇公墓志铭》 提到嘉靖四年仇时茂有
“

禄米折河

东盐
,

又得二百金
” ,

相信就是这类安排的延续
。

① 《明 史》
,

中华书局 19 7 4年版
,

页 , 刀 7
。

② 《长治县志 》 卷 6
,

页 6
。

③ 同上
,

卷 6
,

页 61
。

④ 同上
,

卷 6
,

页 65 ; 又卷 4
,

页 17
~ 190

⑤ 《明世宗实录》 卷 77
,

页 5o

⑥ 《长治县志》 卷 6
,

页 6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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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结论

《长治县志 》 还有两篇有关明代潞安建府的碑记
,

内容与现存上党 门的碑记大同小异①
。

潞安府创立
,

与青羊山之乱密切相关
,

但上党门的碑记
,

有特别暗示动乱后的民间军事组织

的作用
。

《长治县志
·

建置志 》 记录当地两处村镇的土城
,

都认为与青羊山之乱有关
,

可见这

个
“

根基故事
”

不仅适用于城市
,

也适用于乡下②
。

实际上
,

这些山区村落
,

也长期有 民卫

组织
。

《陵川镇国将军孤云墓表》 记录嘉靖二十一年 ( 154 2) 蒙古人侵时事
: “

潞有民卫
,

卫

兵皆先期戍边
,

临敌无备
,

城中汹汹
。

翁 仁孤云 〕 倡约登城
,

诸子若侄皆争出伏健卒要害
,

虏闻先声而摄境引去
” 。

历次变乱增强 了地方上的军事武备
,

是很可能的事
,

但是将军事和

行政发展归咎于某次动乱
,

与事件的
“

根基故事
”

的作用很有关系
。

青羊山之乱的缘由
,

由于资料不足
,

已无从考究
。

青羊山之乱作为潞安建府缘起的解

释
,

只能当成部分的理由
。

潞安建府是官僚系统在礼仪上加强代表性的后果
,

也是藩府过渡

到地方政府制度的过程
。

其中
,

与藩府有强有力关系的人
,

利用礼仪
,

表达其接受官僚制度

的要求
,

从而改变身份
,

在新制度下找寻活动的地位
,

理学在这个过程 中起了很大的作用
。

这两年有机会陪 同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张正明教授考察 山 西历 史遗址和碑记
,

获益 良多
,

谨此致谢
。

(责任编辑 赵洪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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